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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纯潇

“傅大门”与傅斯年

近年来聊城市为改善市民
居住环境，加大了对城中村、城郊
村的棚户区改造的力度，地处主
城区东北隅的傅大门村也在此之
列。2021年6月，在配合傅大门棚户
区改造的前期考古勘探中，共勘
探出墓葬29座，水井1口。2022年3
月，刘文涛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对
傅大门墓地进行发掘。

据宣统版《聊城县志》记载，
傅大门村原名傅家大门。相传，
清代首位状元傅以渐后人居住
在东昌城内，城东大片田地为傅
家所有，最东即到现在傅大门村
的位置。傅家在田地东缘修建大
门楼一座，以示开门即是傅家的
田产。当时租种傅家田地的佃户
们就在门楼外集结居住，日久成
村，故名傅家大门。说到傅家，傅
以渐的七世孙就是鼎鼎有名的傅
斯年先生，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
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者。傅先生
可能也想不到他家曾经的田产下
埋藏着重要的唐代墓地，一想到
与考古前辈的这种缘分，刘文涛
禁不住有点小激动，盼望着能在
傅先生的老家挖出点好东西。

邂逅唐代夏家人

刘文涛想要的惊喜没多久
就等来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
是4月23日，他们在M3发现了墓
志！“从事考古的都知道，在晚期
墓葬发掘中，出土器物固然重
要，但出土带文字的器物还是具
有不可代替的地位。墓葬类型与
演变规律排列的再好，也不如有
出土明确纪年的文字更有说服
力。”刘文涛说。

刘文涛先让技工孙新伟找
来两块木托板，把这两块墓志砖
小心翼翼地从棺床上取出，放到
木托板上，两人一人托着一块送
到工地值班室。从工具箱里找出
毛笔、喷壶，灌上纯净水，一下一
下把墓志上的泥浆冲掉。

慢慢地，宛如新书的墨迹逐
行显现，第一行，“唐故……”单
单这两个字就让刘文涛激动不
已。因为这已经明确M3的时代是
唐代。再往下看，“唐故夏子铭记/
子讳八郎，于光启二/年岁次丙午
十一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遂/
于先世茔内。”不到四行，已经显
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墓主是一
个姓夏的小孩儿。名字叫八郎，
年龄未载（通过墓内人骨能看出
是个小孩，后经专家鉴定年龄为3
岁）。光启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葬在他家的茔地内。再往后清，
又显出一行行墨书：“博州西约
二里土山乡石村平原之礼也。东
去羊马城约一里，西去路家庄一
里半，南至王固界，北去斜道五
十步。”从这段记载来看，夏八郎
家的祖茔在当时一个叫石村的
附近，这个位置在当时博州城的
西边（西北），M3往西一里半还有
个村落叫路家庄，往南还有个地
方叫王固，往北五十步有条斜
路。这些历史地理信息都很重
要，因为刘文涛前年发掘绳张唐
代墓地时，根据出土的六方墓志
所记载的历史地理信息，推断出
当时博州城在今天的大概位置。
这次新出的夏八郎墓志，又为晚

唐博州城及周边地理风貌认识
提供了很多新补充，也反证了当
时的推断是基本正确的。墓志最
后书“后恐山河更改，四至照然，
仰为□福。”这是夏八郎的父母
或长辈对他夭折的伤感与希冀
的写照。曾经的掌上明珠年少病
殁，父母能为他做的，是出资修
一座矗地下千载的砖室墓，随葬
几件精美瓷器（这片墓地中最好
的几件瓷器就出自该墓），再把
哀思写在墓志上。怕以后沧海变
桑田，又把墓葬周边的地理信息
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具体到多
少步。人世间的真情，虽历千年
万年，又有何不同？这让刘文涛
感慨不已。

考古就是这样，可遇不可
求。新发现有时求也求不来，在
你不经意的时候又一下蹦出这
么多，多得让人“猝不及防”。M3
带来的兴奋还没散去，M2又带来
了惊喜。刘文涛不经意间，在墓
室西南角随葬的白釉瓷碗下瞅
见了两块叠放的条砖，和M3的叠
摞方式一样，他心内一紧，墓志！
刘文涛小心地下到逼仄的墓室
中，先取出白釉瓷碗，再轻轻地
把叠摞的条砖上层掀开，下层砖
上没泥浆，墨书文字虽然有点
淡，但清晰可见。

志文里是这样记载的：这位
墓主李夫人是位老妇，去世时61
岁，具体哪天去世的，志文里用了
一句很直白的话，“夫人先已倾亡
早日，不记得耳。”为什么会这样

呢？因为最后的迁葬，是他外孙主
持的。志文里记载：“有外孙一人，
名曰公瑍，已存后祀，恐山河改
变，陵谷迁移，故立此□，已（以）记
年月。”李夫人的外孙姓什么不知
道，名字叫公瑍，他把他姥姥迁到
了此处。迁来的时间是晚唐中和
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M2和M3墓圹距离不到1米，
夏八郎墓志不是记载这片是夏
家的茔地吗？怎么又出了个李夫
人，李夫人与夏家有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随着M1清理完毕也有
了答案。

M2、M3的东南侧M1，虽然
清理的开工时间相同，但这个圆
形砖室穹窿顶墓明显体量大，墓
室也深，墓道清到一半地下水就
涌出，抽水机一边抽，地下水一
边涌，询问工程方的专业降水人
员，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样抽抽
停停，浪费了不少时日。其他墓
葬清理都轮完两轮了，这个墓因
为涌水，还未彻底清完。5月13日
下午，M1清理终于接近尾声，墓
志也现身了。

M1墓室中的砖志，因为长时
间在水里泡着，提取出来根本不
用清理，就像水洗过一样。志文一
字不缺，清晰可见。开头：“唐故夏
府君合祔墓铭记”这也是夏姓，男
墓主名夏笺，夫人刘氏，再往后
看，“有子一人，名曰公瑍。”这一句
太关键了。公瑍是夏笺的儿子，刘
文涛马上想到M2出土墓志中提到
的李夫人外孙也叫公瑍，这个两

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再往后看，夏
笺夫妇是在“中和二年十一月十
七日安厝合祔在石村。”志文记载
是同一天，相距不到两米的两座
墓在同一天安葬，这个夏公瑍是
一个人是肯定了。

三座墓中都出土志文清晰
的墓志，这是一个完美的结果，
刘文涛试着还原他们曾经的过
往：晚唐时期，在博州聊城县有
一个叫夏公瑍的人，在他幼时家
里条件不好，母亲34岁便去世了

（据专家鉴定，刘氏骨骼有明显
的贫血特征，去世原因很可能是
营养不良）。在他成年后，因为某
些原因，家庭条件好转。但父母
早亡，尽孝无门，便着手为父母
修建了这座较为体面的地下安
身之所。同时在父母之茔旁，也
为早已故去的姥姥修建了一座
舟形砖室墓。中和二年十一月十
七日，在他的主持下，把父母、姥
姥的骨骸都迁置于此。由他或请
书手书写了这两块墓志分别安
放在各自墓中。M3的夏八郎，从
安葬年代来推测，应该是夏公瑍
的子辈或孙辈。

安史之乱和后唐乱象

如果说夏家人此次发掘中
考古人邂逅的是小人物，此后的
发掘他们则见证了大历史。

比如，安史之乱。在M32、
M35出土的墓志中，出现了“显
圣”年号。刘文涛介绍说：“‘显
圣’是伪燕史朝义的年号，这说
明安史之乱时聊城地区应该受
安史政权统治，这为探讨安史之
乱后期的占领区域和实际控制
区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M10的墓志则证实了后唐时
期的一段历史。据墓志记载：“维
乾宁二年……闰正月，大□□，
南人皆逃，□□汴军与兖口相
持，未能休□，百姓惶惶仓仓不
安……”刘文涛介绍，此应为文
献所载乾宁二年朱温遣朱友恭
围攻兖州（今巨野境内），朱瑄据
郓州（今东平境内），双方在莘县
南至东平县北曾发生战争，墓志
记载可证史料记载之确。

M8和M16更令刘文涛牵肠
挂肚。两座墓中都有墓志出土，
墓主皆为安姓，通过记载知二
人应为兄弟，生前居住在靠近
官道和草市旁的石村。安、石二
姓在唐代皆为昭武九姓之一。
通过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两
位男性骨骼、面貌非常接近，皆
为方、深眼眶，高挺鼻梁，凸额
头，长脸，与墓地中其他人骨面
貌皆不同，或为外来人种。这是
不是就是粟特人？刘文涛说，下
一步他们将邀请相关专家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

探寻唐代博州

刘文涛称，结合之前考古信
息(主要是2020年聊城绳张遗址
材料)，此次考古发掘把博州城址
在现徒骇河橡胶坝公园位置存
在的时间从晚唐再向前提200余
年。并通过出土墓志记载再为唐
代博州补充1里、1场、1草市、3村、
1河、1路。“丰富了唐代博州城北
郊的历史地理信息。”

“本次发掘的35座唐代墓葬，
15座纪年明确，为鲁西乃至山东
地区的唐墓断代提供了重要标
尺。”刘文涛说，墓葬形制多样、
时间跨度大，为研究鲁西地区唐
代中小型砖室墓演变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

刘文涛表示，虽墓葬中出土
遗物数量并不算丰富，但唐代晚
期中小型墓葬中“塔式罐、白瓷
碗、漆盘”的器物组合基本一致。

“这为研究该地区晚唐时期丧葬
礼俗提供了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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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傅大门，打开一扇门，打
开的是认识唐代聊城和唐代人的
一扇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10日发布消息，聊城傅大门墓地
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本
次发掘共清理唐代墓葬35座，出
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
器、蚌器、砖质墨书墓志等各类材
质文物110余件套。

这次发掘有何重要意义？又
有哪些时刻让考古工作者难以忘
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傅大
门墓地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刘文涛
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刘文涛（左）在小心地提取墓志。

M2清理后照片。

本次发掘出土的部分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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